探访实录 沈悌老师：医学道路上的探索与传承

沈悌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、教授。196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。1986-1988年，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健医师。1988-1992年，于纽约大学医院进修。1999年，晋升为主任医师，并于2000－2005年担任血液内科主任。主要著作有《消灭残存肿瘤的新途径》、《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》、《内科学精要（英文版）》等。

感恩梧桐树有幸邀请到了沈老师，在血液内科领域深耕多年的沈老师，不仅以精湛的医术和深厚的学识得到了广泛的尊重，更以其人文关怀和对后辈的悉心指导，成为了无数医学生和年轻医生心目中的楷模。

在本次访谈中，沈教授不仅回顾了自己在国内外学习和工作的宝贵经历，还深入探讨了协和医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精神，并向年轻医生传达了鼓励与建议。通过沈教授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洞察到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，更是一种艺术，需要医生们用毕生的热情去探索、去实践、去传承。

Q：可以讲讲您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吗？把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带回国内，开始建立这一新方向，克服了怎样的困难？ 
A: 我86年是在联合国的代表团，负责全团的医疗。88年到92年在纽约大学医院进修。后面有机会到日本学习自体干细胞输注技术，主要是细胞的冻存这一部分技术。开始我们尝试将自体移植用在肿瘤患者身上，后面发现通过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，异体移植对于白血病的治疗效果是更好的。所以，就转而尝试将自体移植用在严重的自身免疫病患者，如红斑狼疮患者，使用免疫抑制剂后的一个支持的治疗上，倒是得到了挺好的效果。但是等再准备继续要研究下去的时候我们移植病房机器就坏掉了，后面又赶上了疫情，就耽误了5年，现在才又开始做了。 

Q：看您拿着这本《话说老协和》，您能讲讲“老协和”嘛？
A：你们应该都了解，协和有“三宝”：图书馆、病案、老教授。那时候想要看国外的文献很困难，和现在打开电脑就能看到不一样。那时候协和的图书馆是作为亚洲最大的医学图书馆之一，还保有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第一期，这在美国也很少有。期刊都是纸质的，通过海运，要超过一个月才能运过来。要查找就要找非常厚的Index来查。新书大家都会抢着阅读。只有后来有了互联网情况有了改变，但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纸质文献。信息是不变的，都强调亲自去做。协和的本事体现在病历上。看协和的很多老大夫写的病历是一种享受。其中记录了丰富的临床案例，对医学研究和教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。我们的病历和图书馆成就了这些教授，反过来这些教授也成就了我们的病历和图书馆，他们的病历留下来成为了新的财富。

协和医院不仅在医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其建筑设计和校园布局也反映了美国著名建筑师的精心设计，成为了一处旅游打卡和网红拍摄的热门地点。此外，协和医院的病人食堂和职工夜宵食堂也是其特色之一，提供的美食在当地享有盛名，也反映了协和对医疗服务细节的关注和对品质的追求。协和医院教授食堂也给教授们提供一个机会，在吃饭的时间很多不同科的大夫相互交流，协和的学术氛围无处不在。

“严谨求精，勤奋奉献”是协和医院文化的核心。老协和的考试制度和教育训练是非常严格的，要求协和医生在面对医疗工作时，必须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，避免盲目跟风或受团体影响，始终以事实为依据，保持客观和独立。在临床工作中，这种态度体现为对每个病例的认真对待，不因个人判断或情况特殊而省略必要的检查。这种严谨的态度，在医疗行业内是收到了广泛尊重的。

[bookmark: _Hlk157975226]Q：在您担任大内科主任的时候，新建立的亚专科包括肿瘤内科、普通内科、老年医学科和内科ICU，都是现在颇具前景的方向，您对目前协和内科的轮转制度以及亚专科的选择上怎么看呢？
A：内科轮转对于未来准备做临床的医生至关重要。选择专科之前，了解各个专科的基础是必须的。从八几年开始，内科开始逐渐细分为多个专科，但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内科整体的培养。专科医生虽然专注于深度，但对于广度的掌握也同样重要。美国、英国等国家强调完成总住院医师培训后，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内科医生。这种制度旨在保证医生能够处理各种常见病和复杂疾病。在协和，我们也面临着专科之间的差异和选择，但无论选择哪个方向，都应该基于个人的兴趣和职业规划做出选择。

协和医院的总住院医师制度是其传统之一，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协和继续医学实践的人来说，除了完成轮转，成为总住院医师几乎是必经之路。这个职位要求医师在晚上和紧急情况下独立处理医院内的所有情况，虽然有资深医生的支持，但主要责任还是在总住院医师。这不仅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，也是一个考验，未来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帮助，尽管过程中可能牺牲一些个人时间和兴趣。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技能的提升，也是一个深入了解临床环境和提高解决紧急情况能力的机会。选拔过程竞争激烈，但对于那些致力于临床医学的人而言，这是一个宝贵的经历。

Q：您怎样看待科研？虽然您一直强调对协和临床的重视，但是医学研究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即便是在协和，也有愈发重视科研的风向，您怎么看待这一点？
A：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大部分研究生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导师的大型课题下进行的，很少有机会独立完成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课题。这种模式更多是对技术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，但实际上针对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对于医学生的来说，临床与科研应该是一主一辅的关系，重要的是找到平衡点。如果你对科研有兴趣，我建议可以适度参与，逐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，既能满足个人的兴趣和职业发展需求，又不会因为追求科研成果而忽略了临床工作的重要性。最终，选择一个让自己感到满意和快乐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。
